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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东横塘千金袁离家投身
革命

姑妈离开沈家门时才15岁，我还没出生。

不愁吃穿，本是东横塘一千金的她，离家到上

海去读书。我们猜测，可能姑妈在定海读书时，

碰到了思想进步的老师，受老师影响，想到上

海接受更好的教育，去看更大的世界。

我家住在沈家门东横塘，现有百余口人，

是一个大家族，当年生活也是比较富裕的。

我的曾祖父在沈家门开了周长茂造船厂，

在当地颇有威望。

我的祖父名叫周积美，是一名爱国的开明

绅士，思想很进步。他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建筑

设计。学成归国之后，用从家族分得的财产，亲

自设计建造了一栋红色大洋楼。这栋红色的洋

楼是当年沈家门标志性建筑物之一。

我从祖母、爸爸、姑妈口中得知，我的祖父

比较开通，姑妈还没到入学的年龄．祖父就把

姑妈和她弟弟送到当地福建人办的私立小学

读书，从小就把姑妈和男孩子们一起培养。

14岁那年，姑妈去定海女中(今定海中学)上

学。那时，姑妈亭亭玉立，能歌善舞，聪明伶俐。

暑假回家，她有机会结识了几位与我姑婆

要好的云南进步青年，在进步青年指点下，开

始拜读冰心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和一些具有先

进思想的进步书籍和刊物。读着读着，这个小

姑娘眼界越来越开。

我家开门见海。姑妈从小看到岛上渔民生

活很苦，他们长年靠捕鱼为生，要是赶上台风

什么的，那是很惨的。台风过后，有的渔船就回

不来了，港湾里还漂着尸体。可那些可恶的渔

霸，根本不管渔民的死活。

联想渔民凄惨情景，对照书本，她开始懂

得了什么叫剥削，什么叫封建制度。进而与进

步青年一起讨论造成渔民凄惨生活的原因。就

这样，姑妈逐步接触一些进步人士和进步思

想，受益匪浅。我们想，这也许就为她后来参加

革命奠定了基础。

姑妈渐渐地不满足在定海上高中，要去上

海念书。祖父劝不住，也拗不过她，只好送姑妈

去上海斜桥路的正风中学。

姑妈离家的头天中午，她乘着小舢板过沈

家门渔港，到鲁家峙岛，跟最要好的小姐妹柳

杏青告别，透露了自己要离家去上海的消息。

柳杏青听到要和要好的小姐妹分离，就呜

呜地哭起来，追问为什么要去上海，什么时候

可以回来……姑妈告诉杏青，千万不能告诉任

何人。这一别，两人都没想到，52年后才碰面。

上海正风中学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影响

很大，属于“左联”的外围，与“左联”艺术供应

社关系密切，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孩子都愿意

上这所学校，而且该校的文科又好（中国左翼

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简称“左

联”，是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上海

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

姑妈考入上海正风中学一边读高中文科班，

一边参加进步剧目演出。她16岁便走上银幕，演出

《大雷雨》，后来，还担任电影《海葬》的女主角，据

说这个电影海报贴满上海大街小巷，很有影响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姑妈积极参加抗

日游行，号召同胞们一起团结起来参与宣传抗

日。在上海，她是左翼文化界活跃的“小鸽子”。因

积极宣传反内战，姑妈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

单。为了安全，姑妈随艺术供应社部分同志撤离

上海，经香港、越南转至云南昆明，参加昆明抗敌

后援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地下党组织

将她送到了延安。

二尧野这样的要求是荒唐的噎噎
要靠自己拼搏冶

我姑妈到延安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文

学和戏剧。

1940年3月1日，经组织批准，21岁的姑妈与

30岁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在边区政府办事处正式

登记，领取了婚姻证。

当时结婚很简单，就是女方将被褥抱到男方

床上，就算完成结婚。然而，马海德的婚礼办得十

分隆重，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到场祝贺。毛主席称

马海德为中国女婿。

结婚后，姑丈搂着妻子称“妹子”，而我姑妈

叫丈夫为“马”，两人有说有笑恩恩爱爱。

“石榴开花多结籽。”1943年，在延安窑洞里，

我姑妈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取名“周幼

马”。“幼马”是“一匹小马”的意思，是爱的结晶。

小幼马非常可爱活泼，在与同伴玩耍时，常逗乐

中央首长。
1942年姑妈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鲁艺”实

验话剧团任演员，参加《带枪的人》等话剧演出。

由于表现突出，于194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我姑妈更加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

工作之中。她自告奋勇地参加了八路军战地文工

团，奔赴前线演出抗日文艺节目，上前线慰问抗

战将士，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士气。

1949年，我姑妈和姑丈进入北京城，住在北

京什刹海一座僻静的四合院里。入城后，她俩工

作很忙，还经常出差。

在北京安顿下来后，她次次来信说接祖母到

北京由他们照顾。祖母不想给女儿添麻烦，告诉

女儿自己在沈家门住惯了，现在生活也挺好的。

只答应在气温适宜时去北京小住。因祖母不去北

京，所以姑妈每季度寄来生活费和当时必需的票

证等。

“人家儿子工作找不到，愁煞。侬儿子就业愁

啥呀？只要一封信去北京，叫侬女儿女婿拉拉关

系，开开‘后门’，小菜一碟，随水（随便）。”有亲戚

向我祖母建议，给在北京当大干部的女儿写信，

定能找到让父辈称心如意的工作。

祖母抱着满腔希望写信，请女儿女婿帮两

位弟弟找份合适的工作。姑妈来信说，不经过自

己努力，靠不正当关系找合适工作，这样的要求

是荒唐的，不切实际的……不仅拒绝了要求，还

希望弟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以姐姐、姐夫

名义给政府添麻烦，不要向组织伸手，要靠自己

拼搏。

在姑妈劝导下，我的父亲和叔叔四处奔波，

终于在海岛上找到当代课老师的工作……半个

多世纪来，全家一直没有张扬家有高官的事，过

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1979年暑假，在父亲陪同下，祖母第一次去北

京姑妈家探亲，在女儿家里仍天天坚持念经拜佛。

姑妈姑丈是无神论者，但为尊重长辈信仰自

由，供老母亲每天礼佛，姑妈把电视机搬走，在客

厅里摆放佛像，购置了礼佛用的蒲凳、案几，只是

怕老母亲累着，劝她不要每天长时间念经拜佛。

三尧野耶我也是闯出来的爷袁深
深烙在我心里冶
“姑妈，我是你的侄子海儿，来北京旅行结

婚，并专程拜访您，希望在你家住几天。”1984年

秋，我给姑妈打电话，想去看望引以为豪的她。姑

妈高兴得不得了，连说欢迎欢迎。

去北京旅行结婚已是十分高兴，还能看到阔

别多年的亲人我更是喜上眉梢。

姑妈家住在北京一个四合院内，室内装修有

点西式风格。

我俩一进院子，看到姑妈早已等候在那，她

热情地带我俩参观他们的房间，简易、古朴。

沙发、弹簧床、崭新的被褥……姑妈亲手为

我俩新婚之旅收拾房间、准备礼品。

姑妈知道我爱吃鱼，因此餐桌上天天有鱼；

北京天气干燥，姑妈早已准备好苹果，嘱咐我们

多吃苹果。

姑妈姑丈工作非常忙，每天早晨出门，直到

晚上才能回来。但看得出，二老十分恩爱，出门

互道注意安全。

茶余饭后，姑妈给我俩讲她峥嵘岁月里的战

斗故事，我们都听得入迷，敬佩之心油然而起。

姑妈对我们说，那天到达延安时，已是太阳

偏西，她和许多年轻人挤在一辆大卡车上，远远

看到延安黄土山坡上有好多人提着南瓜往下

走，这正是大生产运动收工的时候。山坡上，八

路军战士看到年轻人来延安，高兴地大喊起来。

卡车上我的姑妈他们，也跟着喊起来。一呼一

应，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

延安冬天寒冷，吃的是小米饭，条件十分艰

苦。我姑妈生活不习惯，常患感冒、鼻窦炎、肠胃

炎、消化不良等毛病。战友们劝她赶紧去找校医

马大夫。她们说的马大夫就是马海德。说马大夫

不仅医术精湛，而且性格开朗，说话非常幽默，

中央领导和老百姓都喜欢找他看病，人们称他

为“万能博士”。

姑妈按照战友们的指点，找到了马海德住

的窑洞，轻轻地敲门。门开了，站在我姑妈面前

的胡子满腮的马海德一脸惊讶。

马大夫对我姑妈一见钟情，有相见恨晚的

感觉。他不但认真看病、配药，还用精致信纸写

好说明书，嘱咐按说明书用药……也许从那时

起，他们彼此在心底埋下爱的种子。

姑妈还讲过她在延安抗战的故事，当时她

所在的文工团日夜奔波在各个游击队间，每个

文工团女战士除了背上足够的干粮外，还需要

带手枪、手榴弹等轻武器，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一个深秋的黄昏，在演出完返回驻地途中，

文工队突遇扫荡的日伪军。女战士们迅速跳进

废弃的壕沟，一齐向敌人射击。与敌人相持近半

小时，直到八路军赶来支援，打退敌寇。

“那时候，我们年轻的八路军战士个个斗志

昂扬、意气风发，根本不考虑生死，上前线战斗

是无上荣光的事。”姑妈对我说。我牢记了姑妈

的教诲。

在姑妈家的一个星期里，姑妈更关心我的

就业问题。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也是闯出

来的。”姑妈这句话深深烙在我的心里。姑妈一

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确不容易，是我们晚辈学

习的榜样。

一个星期的旅行结束，我俩准备返回舟山。

姑妈叫表兄周幼马开着大红旗轿车，送我们到

北京站。

四尧阔别52年袁姑妈携姑丈
省亲

1987年5月17日，应时任舟山行署副专员王

家恒邀请，姑丈和姑妈一行，从上海乘南湖轮到

达定海，踏上探亲之路。1987年5月17日，是舟山

解放37周年的日子，也是我姑妈阔别家乡52年，

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日子。

我们全家高兴得要命，我爸爸他们兄弟几个

带着祖母，驱车到定海的码头迎接，由于慢了一

拍，姑姑他们已被地区领导接到舟山华侨饭店。

因马海德身份特殊，保卫工作相当严格，我

们无法直接进入房间与亲人见面。

姑妈听说老母亲亲自来迎接，连忙下楼，紧

紧抱住母亲，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姑妈转过头来

批评大家说：“我们会去沈家门看她的，你们为

什么叫她来定海？让她受累。”祖母说是自己急

于要见女儿女婿才赶来的，为大家解了围。

他们中饭到沈家门老家吃。

这是女儿出嫁后第一次回家，又是新女婿

第一次正式到岳母家做客，所以这餐酒席非常

隆重，接待规格很高。

我妈自告奋勇上灶当厨师，但又怕烧得不

好，客人尝不出童年的味道；更怕哪一步做得不

到位，害姑丈吃得不落胃，心里很紧张，压力很

大。多亏有上级派来的专职医生监督和指导，才

保证餐桌“太平无事”。

上午10时左右，两辆轿车徐徐停在沈家门

东横塘一栋古朴淡雅的灰砖灰瓦楼房———周家

门口，“素珍回来了！”这一消息像一股春风，顷

刻间传遍了四邻八方。家乡的亲属和邻居们早

早出来迎接。

阔别52年，姑妈终于回家了。

进屋后，我爸把家人一一向姑妈姑丈介绍，

大家互相打招呼，互相祝福。

“姑丈，您还认得我吗？三年前我去过您家，

还住了一星期。”我紧紧握着姑丈的大手，激动

地说。“记得，记得，当然记得。”姑丈笑起来十

分可爱。

“开饭了！开饭了！”家宴开始了，菜桌上摆

满了沈家门传统特色佳肴———风鳗、钓带、呛

蟹、泥螺、对虾、烤蟹、咸菜小鲜、红烧鲳鱼、鲜白

鳓鱼……姑妈姑丈坐在首席，全家团团圆圆陪

席。“姐夫姐姐远道而来，我先敬你们一杯。”爸爸

起身用公筷给姑妈姑丈夹菜。姑妈多年没吃过如

此美味可口的家乡菜了，一边自己尝鲜，一边随

手递给姑丈一只满身通红的梭子蟹，姑丈吃得津

津有味。原来姑丈更爱吃鲜白鳓鱼，我们干脆把

鳓鱼炖蛋这道名菜端到姑丈面前，让他吃个够。

姑丈连声说：“好吃，好吃。”多亏妈妈细心，悄悄

地向姑妈询问过姑丈的口味和爱吃的东西，所

以，特别准备了姑丈喜欢的佳肴。

酒过三巡，话匣子打开，姑妈与亲人们诉说

着离别52年的思念之情，我们也表达了“常回家

看看”的企盼。席间，姑妈的好友柳杏青也来了，

大家围坐在一起，又说又笑，沉浸在亲密、欢乐

之中。

吃完饭，姑妈站起来说：“多年没和大家在

一起了，我们拍张全家福吧。”我们请姑妈姑丈

坐在奶奶身旁，我们的父辈及我们晚辈、亲戚或

站或蹲在他们四周，足有41人。

午饭小憩后，在家人和地方相关人员陪同

下，姑妈姑丈沿滨港路向西走，看看美丽的沈家

门渔港。姑妈感慨万千地说，热闹与繁华中再也

找不到她离家时的破败与萧条。“太美了，太美

了！”姑丈直夸沈家门渔港是蓬莱仙岛，不愧为

天下第一渔港！

“天下没有不散的聚会，因为有相聚，所以

会离别。”下午四时多，姑妈不得不告别亲人回

定海，第二天去了普陀山。

五尧高龄姑妈袁依然忙碌着噎噎

2014年9月25日，我和妹妹海芬带着姑妈爱

吃的风鳗等海产品，第二次到北京看望94岁的

姑妈。姑妈老了，走路慢了，需要拄拐杖，但她身

体依然硬朗，眼力也很好，连妹妹脸上的胎记都

记得清清楚楚。

姑妈高龄依旧很忙，亲自处理马海德基金

会的事情，奖励防治麻风病成绩突出的医护人

员等。

虽然姑丈已去世很多年了，但姑妈把姑丈

住过的房间始终保持着原样，仿佛他仍在家一

样。“总会觉得马（海德）并没有离开我，他一直

都在我的身旁，给我力量。”姑妈喃喃地说，“我

觉得他出差了，不久就会回来。”客厅里仍摆放

着好多唐三彩，因为姑丈喜欢马，所以买来各式

各样的马；朋友知道他喜欢马，所以送来的礼品

当然以唐三彩为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姑丈立即申

请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外

国血统的中国公民，1950年，他成为中央人民政

府卫生部顾问。在革命道路上，他俩相依相伴48

个年头，姑丈从来不发脾气，称呼姑妈为“妹

子”，姑妈叫姑丈为“马”。

姑丈得了癌症后，始终乐观，患病 5年间动

了8次手术。姑妈形影不离，陪伴身边，给他安

慰，给他支持……姑丈躺在病床上，拉着姑妈的

手说：“好妹子，我就想办这一件事儿，拿一笔

钱，奖励从事麻风病防治的医务人员，他们非常

苦。”姑妈当即答应照办。

1988年10月，姑丈病重去世了。为了完成丈

夫的遗愿，姑妈把养老金拿出来，于1989年成立

了奖励麻风病防治工作中有突出贡献工作者的

基金会———马海德基金会。“他是治麻风病的，

这个基金会还是治麻风病的，这是他生命的延

续。”姑妈激动地说，“丈夫还有未完成的事业要

完成。”

马海德基金会成立后，当了大半辈子电影

编导的姑妈，离开了电影制片厂导演的岗位，去

卫生部上班，郑重地接过姑丈的接力棒。她又拿

出当年投奔革命的劲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丈

夫未完成的麻风病防治事业———担任中国麻风

病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麻风基金会、马海德基金

会理事长，马海德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多年来，她一直奔走在一线，不仅深入偏僻

地区的麻风病防治站、麻风病医院或麻风病村，

还尽力解决一些地区在防治麻风病时的实际困

难。姑妈说，每年春节，她都会选择一家麻风病

院前往慰问，并给予资助，她的足迹已遍布全

国。此外，基金会还在云南援建了一所希望小

学，招收麻风病人子女或患麻风病的小孩就读。

姑妈激动地说：“他想办的事，我得帮他办好。”

姑妈告诉我：“你姑丈故去头几年，我特别

忙，忙马海德基金会的事。各省办麻风病学习

班，我都去参加，跟学员们一起住下来，坐在小

板凳上听课。有人说，你这么大年纪，多累啊，太

苦了！我坚持着。现在，从我到我的重孙子，全家

去麻风病院慰问，已经成为家庭传统。”

就这样，姑妈延续马海德的国际主义、共产

主义的精神，真正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为麻

风病人的康复治疗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姑妈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

我们后辈学习和实践！ （图片由作者提供）

2023年12月13日，表兄周幼

马从北京发来信息———我的姑

妈 ,马海德先生的夫人 ,马海德基

金会创始人、理事长、名誉理事

长 ,著名演员苏菲女士于12月12

日23点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

年104岁。

周苏菲，本名周素珍，艺名苏

菲，1919年5月19日出生于普陀

沈家门东横塘，于1943年在延安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姑丈

是国际友人马海德，他俩在延安

结的婚。

姑丈一生为治疗麻风病呕心

沥血，他去世之后，我姑妈尽自己

最大的力量，也加入到麻风病治疗

领域中……姑妈一生是光荣的一

生，有传奇的人生故事，是沈家门

渔港飞出的“抗战金凤凰”，在我们

眼里，她是一位“石骨铁硬的共产

党员”，是我们晚辈的学习榜样，值

得我们晚辈崇敬，更值得骄傲。

惊闻噩耗，不胜悲痛。

1987年5月17日，周苏菲与马海德在沈家门的全家福

1987年5月17日，周苏菲（左）与马
海德在沈家门与母亲合影


